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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诗里看月》是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得者陈振林的最新作品自

选集，特别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作者集教师与作家两种角色于
一身，善于从教育小事件中捕捉创作素材，乐于从身边小故事里
剪接创作原型，精于从生活小水滴上摄取创作灵感。所选作品，
菁菁校园中见证着成长奇迹，悠悠故乡里飘荡着少年情怀，片片
浪花上写满生活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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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大观 
 

董平柏老师	

 

董平柏只是我的阅卷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县一中读书那会儿，

董平柏就在县一中做老师。但他没有给我上过课，只是在每次的月考试卷上交后，

老师们集体流水阅卷时，他应该是阅过我的试卷的。 

我们学生都认识董平柏，他像只有一套西装似的，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西

装革履的。西装是深黑色的，大红的领带，很是耀眼。只是衬衫不是那么洁白，

灰不溜秋地，像狗肝颜色。这让我们都记住了他。 

我确实没见过他上讲台。我是语文科代表，常常进老师办公室送作业。我进

办公室的当儿，好多老师都进教室上课去了，就只剩下了董平柏一个人伏在一个

靠墙的桌上写着什么。我打报告进去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地说一声“进来”。我

问过班上的好多同学，董平柏老师为什么不上讲台讲课呢？知道根底的天平说，

知道不，董平柏只是县水利学校毕业的，中专学历，能在这省级示范高中做老师

么？我们就都说，那肯定是不行的，得有大学本科学历才行。 

我高中毕业后进了大学，一年暑假我回到高中母校看望老师时，就看见校门

前的名师榜上，有一张董平柏的大照片。想不到，董平柏成了名师了。那照片，

还是黑西服、红领带、灰衬衫，衬衫明显干净得多了，那样子似乎更潇洒了。我

正疑惑着，在学校旁的单身教师宿舍前见到了董平柏那熟悉的身影。他三口之家

挤在那间单身宿舍里，房门没有关。正是中午，他的爱人和三四岁的女儿在床上

睡午觉睡着了。房间里没有蚊帐，他就坐在床边，拿着一把芭蕉扇，替那母女俩

扇着风，驱着蚊子。他空出的左手上，拿着一本线装书；就着昏暗的光线，他正

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书。隔壁的宿舍里，正在播放世界杯足球赛，不时地传来阵阵

呐喊声。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母校任教，和董平柏成了同事。我报到的当天，和他

亲热地打招呼，不想他却不大理会。他正忙得满头是汗，拆卸了几台收录机，也

不知他在鼓捣着什么玩艺儿。第二天，他拉过我：“欢迎你来啊，送你件礼物，

是一台电视机哩。”我一看，就是他昨天鼓捣的玩艺儿。一插上电，玩艺儿里跳

出了人影。这个董平柏老师，居然自个儿做了一台电视机。 

然后我就知道了他恋爱的过程。他的老婆娟子，是他从情敌刘小天手中抢过

来的。之前，他，娟子，还有情敌刘小天，都是同学关系。娟子先是跟了刘小天，

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居然被他给挖了墙角。挖墙角的行动只一次就成功了。

当时我们在大学都还不知道怎么过情人节时，他用一个月的工资过了回情人节，

全买了红色的玫瑰送给娟子。那晚他在娟子的门前等了一宿，送出了玫瑰，换来

了老婆。 

他家的洗衣机坏了，会做电视机的他居然不会修，请来了学校物理组的吴老

师帮忙。吴老师一上完课就来了，饿着肚子，拆卸，安装，忙了两个多小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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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修好了洗衣机。他呢，坐在一旁的小凳上，手中拿着一本《中医理论基础》，

正钻研哩。吴老师说修好洗衣机了，他说“好，好”，又说：“你知道不？我家是

中医世家，我能给你瞧病呢。”吴老师说要走，他拦住了：“别，别，你替我修好

了洗衣机，我得给你特别待遇。”吴老师心想，这下肯定会邀几个同事去餐馆啜

一顿，就在一旁等。董平柏不慌，搬了把椅子，让吴老师坐下。他又慢慢地用温

水洗了手，搬过一个长盒子，从长盒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把京胡。他坐下，

悠悠地拉起了京胡名曲《夜深沉》。曲声婉转，时而飞扬，时而低沉。吴老师坐

也不是，站也不是。董平柏沉浸在他的京胡声中，陶醉了…… 

我在县一中上班的第二学年，就不见了董平柏。一问，才知道他已经调到省

城最好的一所高中去了。那年十一月，学校派我到省城学习心理学，是一个硕士

研究生班课程，我不情不愿地去了。不想，就在培训班的第一排，我看见了董平

柏。他见了我，很是热情，说：“做老师的，学学心理学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次

学习我是自费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学习心理学吗？我也学中医，常常觉得，人

的好多疾病，不是用药来治好的，心病啊，就得用知心话来医才好啊。”说完，

他哈哈大笑，快五十岁的人了，像个孩童一般。 

今年县一中要举行百年校庆，我联系上了他，请他回来参加校庆。电话接通

了，他手机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校庆啊，我一定来。我现在正在北京挤公汽呢，

呵呵，我正读博士哩……” 

今年校庆时一定能见着他的。 

又想起来了，董平柏是教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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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的老师。 

那是县一中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急匆匆地往教室赶。偏偏，狭窄小道上，有

个老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老头凌乱的头发，黑厚的额头下戴着副厚厚的眼镜，

一手托着个酱油瓶，一手捏着几张零钱，想是刚才上商店买酱油了的。厚厚的眼

镜片，厚厚的酱油瓶底，我们扑哧笑出了声。老头忙不迭地让开了路。几分钟后

上课铃响，是语文课。进来个老头，居然就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老头。头发还是

那样地零乱如鸡窝一般，居然，穿着双皮鞋却没有穿袜子。 

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黄光熙老师。 

没有严肃的上课仪式，黄老师开始讲课。讲的是朱自清先生的《绿》。黄老

师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泡沫星子时不时地溅在前排同学的课本上。说朱先生笔

下的“绿”呀，是任何人都描摹不了的，如果想描摹，一定是青蛙掉在了醋坛子，

酸死了。我们哈哈大笑。 

再来上课，他仍然是凌乱的鸡窝式头发，仍然穿皮鞋不穿袜子，但我们喜欢

听他的课。我鬼使神差般地还成了语文科代表。一次送作业进他家时（那时教师

在家里办公），他正蹲坐在小板凳上埋头洗衣服。好大的一盆子衣服，应该是一

家人的吧。送了几次作业，我从没见过他的孩子们，更不用说见到他的爱人了。

倒在他的书桌上看到了他写的文章，字是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文是清清爽爽的

哲理之文。我真怀疑是出自他之手。就在一张随意扔丢的《羊城晚报》上，我翻

看到了一篇署名“黄光熙”的 3000 多字的散文《经年》。 

临近期末，我又去送作业，他递给我一本书：“明天我就不能给你们上课了，

送本书给你做个纪念。”书名叫《江城旧事》，书名下边赫然印着“黄光熙”三个

字。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走进校园，再次看到的黄老师，居然推着个小烟摊在校

园里穿梭。于是，每天的早上六七点、晚上八九点，伴着一阵阵的车轱辘声，我

们就知道是黄老师的小烟摊出摊、收摊了。 

他为什么不教我们了呢？我们疑惑。 

毕业后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县汽车站，见一家小商铺挂着“黄老师烟摊”的

招牌。会是我们的黄老师吗？我想。探过头去，果然是他，正埋头清理着一盒盒

香烟。他的头发，已经分成三七开发型，衬衫比以前洁净多了。 

我没有打扰他。同行的朋友说，这黄老师呀，烟生意赚票子哩，他讲诚信，

从不卖假烟，买烟的人很多都愿和他做生意的。 

又过了五六年光景。我到县城有点事，在汽车站门面，却没有看到“黄老师

烟摊”了。问了问隔壁门面的女人，说：“他的儿子不争气，弄了好几箱假烟来

卖，他认为坏了他的招牌，早不卖烟了。再说，这老头也忙着结婚哩，前前后后

结了八九次婚了，上个月又请了婚酒，我还送了礼金的……” 

前年九月，我调到县城一中工作，在一条小巷，看到一家“黄老师足道馆”

的招牌。我心里一惊，莫不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一本《中

国足疗》杂志后面露出了一张脸，正是黄老师，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国足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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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来了。”他说，他居然还记得我。 

“看看，我在 《中国足疗》上发表的足疗研究文章。”他又说，“今日个我

来为你做次足疗……” 

“不了，我还得上班哩。”我说。 

“在哪？” 

“县一中。” 

“做老师，做老师好哇……”黄老师说。我分明看到他厚厚的镜片里有团雾

气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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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侯	

 

老侯不老，刚刚四十出头。 

许是秃头的原因，乍看上去，老侯五十挂零了。粗短的身材，一年四季裹着

深黑的衣服，当然，在秋冬时节偶尔会系上根鲜红的领带。宽宽的额头下闪着一

对灵动的黑眼珠，这是陌生人见老侯时觉得最生动的部位，眼珠上写着老侯的不

俗。脸上总是漾着浅浅的笑，笑得深了，就有小小的酒窝，如婴孩般可爱。一支

烟，总是被老侯魔法般吸在身上，不是挂在厚厚的双唇，就是拈在粗粗的右手食

指与中指之间。 

“老侯的笑声里总是冒着呛人的烟味儿哩。”好多认识老侯的人都说。老侯

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我的同事。 

认识老侯的人都叫他“侯哥”，许是和孙大圣“猴哥”谐音吧。于是，理所

当然地，学校里男女老少，异口同声地称他“猴哥”。猴哥，当年西天取经小组

的大师兄哩。大师兄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十多年前，在省城的一次骨干教师培

训会上，我遇到老侯，我以为他和我一样去参加培训的，谁想他竟一屁股坐到了

主席台上，口若悬河般讲起了语文教学。培训会上的资料，就是老侯发表在国家

级重点期刊上的论文。 

可是，想不到，几年之后他和我都先后调进了县一中。更想不到，这个老侯，

居然喜欢打架。那是我和老侯在县一中的第一次见面。办公室里，老师们为试卷

上的一道选择题争论不休。争来争去，老侯和一个年轻老师“亲密”地动起了拳

头，两人一起滚到了地上。好在上课铃声及时地响起，老侯爬了起来，拍拍身上

的灰土，拿起课本，一溜烟地进了教室。第二天，老侯拉着那年轻老师叫道：“哎，

打乒乓球去吧，咱俩一决雌雄。”身后留下一串散发着烟味的笑声。 

老侯嗜烟，但又舍不得抽好烟。偶尔有了一包价格贵一点的烟，他就会拿到

小卖店去换三四包便宜烟。“这节约了不少哩。”老侯呵呵笑着说，“要是没有这

烟啊，我的那些文字怎么能整出来？”学校教职工大会，老侯的身边照样是烟雾

缭绕，领导在主席台发言才一半，他怪愣愣地递出张纸条： 

一梦红楼幻且真，炎凉写尽著奇文。珠玑字字见真意，一节一读一怆然。 

想不到这是老侯写诗的好时机哩。平时课上完了，老侯也会点燃支烟，写上

首诗。写完了，传给同事们看。自个儿将脱了鞋的脚放在办公桌上，洋洋得意地

抖起来。仔细再看，抖动的双脚上的袜子，分明有几个破窟窿。 

“校长来了。”有人喊道。 

老侯慌忙拿下了双脚，塞进那双似乎几个月没有擦过的皮鞋里。一看，校长

没来，得知是有人故意开玩笑，老侯便扯开了嗓子：“上个月校长和我一同去省

城，说有机会提拔我，我说你比我大一岁，我要你提拔个屁……”大家正想着听

下去，却没有了声音。一会，有浑厚的男中音响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

草碧连天……”老侯唱起了歌，于是有人开始收钱：“老侯卖唱了，老侯卖唱了。”

大伙笑嘻嘻地递过几张毛票，放学时就有了路边小店的一顿饱餐。 

老侯读过不少的书，现在也读。高深莫测的《庄子》，他居然能背诵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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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他住在学校校园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大声地诵读文言文，只闻其声不见

其人，那人就一定是老侯。好读书的老侯也写书，居然编了本《中学汉语教程》，

让高考学子好生钦佩。我一见到这本书，就想，这真出自于那个好打架的老侯之

手么？ 

去年下雪天，有人拿气枪在校园打鸟，老侯冲了过去，大叫：“不准打鸟！”

那人回道：“老子打鸟关你屁事？小心老子打人。”老侯挺了挺不高的身躯，拍了

拍胸脯：“来吧，朝我这儿打。”打鸟人看这架势，慌忙退出了校园。下午语文组

老师聚餐，正好有人点了卤鸟这个菜。才端上桌，老侯徒手抓过一只鸟就往嘴边

送，我按住了他的手：“上午不是劝人莫打鸟么？”老侯轻声说：“哎哟 ，君子

远疱厨嘛，主张不打鸟是对的，但有人打了，吃还是要吃的呀……”一会老师相

互敬酒，老侯只是舔一舔。突然一女老师站起来敬酒：“侯哥，为你上午的勇气，

敬你酒，你慢点喝哟。”谁知老侯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了个底朝天，脸上喝

得一片绯红。 

去年年底，老侯买了新房子，搬出了校园。住新房是要请客的，但老侯一直

不请，说：“我买了房子没钱买家俱，请什么客啊？”谁想，昨天他身上背了个

背包来上课，背包里背着台手提电脑，一万多元哩。 

这个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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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雪川	

 

诗人的名字叫雪川。 

雪川本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郭三立，他爹上街买了两斤肉请村里的老

先生翻了几天的线装书给取的名儿。他上高中的时候，心血来潮写了几句诗： 

涂满彩色的梦想 

在雨的季节里生根发芽 

杨柳岸边的晓风残月 

在雨的季节里灿烂如花 

那父母眼角黝黑的微笑啊 

在雨的季节里    成了我们 

奔腾不息的骏马…… 

小诗的末尾署名就是“雪川”。当晚，他的这首小诗在班上被传抄了个遍。

他觉得写诗的感觉多美好，他觉得这叫“雪川”的感觉多美妙。第二天的作业本

上，他端端正正地在封面姓名栏写上了“郭雪川”三个字。他想起那著名诗人郭

小川，这下，这郭雪川的名字也算是个诗人的名字了吧。 

雪川成了诗人。 

他写情诗。要好的哥们儿楚林看上了邻班的班花云霞，就说：“大诗人，帮

帮忙吧。”一会儿，一首情诗出来了。楚林忙着抄上一遍，送给云霞。过了几天，

楚林又找上门来了：“哥们儿，再来一首吧，你的诗可真管用，还不说，这云霞

对我好得多了，和我的话儿也多了起来。”雪川不出声儿，十多分钟，像写作业

一样，又一首诗出来了。楚林又抄上一遍，跑着去送给云霞。 

雪川清楚地记得是帮楚林写第十首诗的时候，那个叫做云霞的女孩子找到雪

川，递给他一张小纸条：放学后小树林见。雪川激动不已，想想，那个年代一个

女孩子给了男孩子一张约会的请帖，那是多么难得的事儿啊。下午的课雪川压根

儿没心思上了，他等着和班花云霞见面的时刻。 

月上柳梢，人约黄昏。云霞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谢谢你大诗人雪川，你

写给了我这么多的诗。” 

“什么？我写给你诗？”雪川惊讶。 

云霞的话就多了起来：“不是你写的吗？你看看，楚林送给我的诗，从第六

首《每天想你》开始，每首诗题下都署上了‘雪川’的名呢，我猜想啊，这诗啊，

从第一首开始就是你写的。只是从第六首《每天想你》开始，楚林转抄你的诗时，

将你的名字也连着一块儿抄了过来。” 

“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云霞又说。 

“其实，我也早就认识你了。”雪川说。 

很自然地，云霞暗暗地和雪川约会了。水到渠成地，雪川和云霞成了一对真

正的恋人。那个楚林呢，气急败坏，骂自己引狼入室，恨自己做了一个优秀的媒

人。他哪里知道，雪川在写第六首诗时，已悄悄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可是，谁

让这个楚林粗心大意，将人家的名字也抄了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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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晚会的时候，雪川第一个登上舞台朗诵自己的诗： 

你望了我一眼， 

我等了你一年…… 

观众席上的云霞早已泪流满面。 

高考后，诗人雪川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云霞呢，以

三分之差落榜，成了县纺织厂的一名工人。就有同学替云霞担心，说人家是大学

生了，你们俩的事儿怕是黄了哩。云霞不急，因为她每周三都会收到一首诗，一

首从省城寄来的诗。那诗，当然是诗人雪川写来的。 

师大毕业，诗人雪川的不少同学留在了省城大学任教。但诗人雪川一声不吭

地回到了老家，在母校做了一名教师。第二年，诗人雪川和云霞结婚。婚礼上，

雪川送给了云霞一个小集子，那全是雪川写给云霞的诗集。 

结婚后的诗人雪川不写诗。他忙着自己的教学忙着自己的学生。不久家中有

了女儿，诗人雪川也不写诗。云霞有时候就问他：“怎么不写诗了啊？” 

“我的诗？早就送给你了啊。”雪川说，一本正经地。 

诗人雪川每天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接送女儿上学放学，时不时逗着女儿

乐，成天笑嘻嘻地。 

去年，我在一个杂志做文学编辑的时候，想看看雪川的诗，就向他约稿。他

点燃了一支烟，连连摆手：“写诗？我每天都在写诗啊。我每天的生活，本来就

是一首又一首的诗哩。”当晚，他请我到一个小酒馆，尽情地喝酒，喝了个痛快。 

诗人雪川快五十岁了，和我同事，是个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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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喜	

 

和喜不姓和，姓张。当周围的人喜欢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简化

他的姓名，三个字变成两个字，甚至一个字。和喜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人。 

但和喜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不像赵本山一样，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我的同

事，一个语文教师。同事见了他，叫他“和喜”；领导见了他，叫他“和喜”。年

龄比他小近二十岁的人也叫他“和喜”，他一点也不恼。时间长了，学生也不叫

他张老师，好多学生到了毕业时，还一个劲地叫他“和老师”。他呢，总是笑嘻

嘻地回答。 

笑，成了和喜的名片。笑声还没有传开来，他的神情早就是笑的样子了。不

大的双眼用力地张开，脸上的几缕皱纹也没了踪影。我就疑惑，怎么人家笑的时

候，皱纹是越陷越深，他却是将皱纹消化吸收了。他下巴上有一撮毛，我说“这

胡须不是胡须，头发不像头发的东西，将它铲除算了”，他的笑容就没有了：“莫

谈这事，这撮毛就是我和喜的标志。再说，身体须发，取诸父母，能随意去掉么？” 

我和他共事几年了，从来没有看到和喜的衣服穿得有棱有角。刚毕业那会，

他还穿着大学校园里的校服。周末放假了，衣物要带回家里去，他不知在哪捡到

的一个蛇皮袋，将杂七杂八的物品一股脑儿往里装。然后，背着袋子，和学生一

道挤车回家。有次走在大街上，被城管的发现了，以为是个捡垃圾兼乱拿东西的

惯犯，被人撵了好几里路。到了要谈女朋友的年龄了，和喜先后买过几次新衣服。

人家介绍一个女朋友，他就买一次衣服。后来衣服买了一大堆，女朋友没谈成一

个。有人问起原因，和喜只说是介绍人工作没做好。有个介绍人就生气了：“约

会都是我替你联系好的，难道还要我将她哄到床头了再来叫你？那我也用不着叫

你了……”和喜听了也不驳斥，只是欣赏着他的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他穿衣，常

是一周换一套，但是换下的那套也是不洗的。等到了下一周，就轮着穿先前换下

的那套。到了二三个月后，几乎每件衣服的胸口和袖口，都是油光闪亮的，可成

当作镜子，照出人的影子。后来，终于有人介绍个女朋友，女朋友先不和和喜说

什么，倒替他洗起脏衣物来。和喜一看，来戏了，这就成了他现在的妻子。 

有了妻子，就有了儿子。儿子的出生并不顺畅。出生就得办准生证，但和喜

说“我一生只生一个娃，还办什么证件？”便没有去办，学校工会找到他，非得

让他的妻子去引产，他这下急了，连忙让妻子到乡下老家躲藏了一阵子，儿子终

于是生出来了。和喜觉得不顺心，干脆来个纪念，给儿子取名：卡卡。说儿子出

生被卡住了。有人就又和和喜打趣：“被卡住了，是不是你用力小了啊？” 

和喜最好的朋友是学校刘校长，这话一点不假。刘校长当年不是校长，和他

先后分配到这所学校工作，常常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和喜喜欢下围棋，一次上班

路上，他看见有人下围棋，不由停住了脚步。既帮着黑方下，也帮着白方下。不

想这样度过了一下午。和喜下午的两节课，自然也就是学生的自习课了。刘校长

也喜欢下围棋。志趣相投的两人下围棋，一下就是一整夜。后来，刘校长成了校

长，提拔了不少的干部，但就是没有提拔和喜。和喜一点也不生气，刘校长叫他

来下围棋，他照样下个不停。刘校长想要悔棋，被和喜双手按住：“坚决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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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上课铃声响起，和喜也不动身，刘校长就急了：“还不上课去？”和喜就说：

“一盘棋，不下完怎么能行？”刘校长心不在焉，三下两下，惨败收场，和喜哈

哈大笑。下午打篮球，上场防守刘校长的任务当属和喜。关键时刻，和喜双手将

刘校长的腰团团围住，刘校长动弹不得，全场一片哄然。 

和喜的脸上常年挂着笑。但常年挂着笑的和喜居然发了一次脾气。和喜参加

工作快十年了，但总是在高一或者高二年级，从来没有上过高三毕业班。那次高

二下学期，和喜的班级考试真不错，但暑假决定上高三年级的教师名单上又没有

和喜。和喜二话没说，看见刘校长进了办公室，他也溜了进去，谁知他还带着一

块大砖头，“砰”地砸在了刘校长的办公桌上：“为什么我不能上高三？”丢下了

一句话，又如一阵风样地走出了校长办公室。结果是，和喜不但上了高三年级，

还做了班主任。 

那一年，和喜承包了学校的小卖部。因为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学校，所以小卖

部生意不是很好，眼看承包款都难以还上，和喜找到刘校长：“我不承包了，要

退！”刘校长不答应：“你不是最不主张悔棋的吗？怎么了？”和喜就找学校领导

一个一个地说，最后学校决定说可以退，但只是退还仓库中库存的商品。和喜高

兴不已，说：“老刘啊，和你下棋我还是要悔棋的哟……”刘校长哭笑不得。第

二天，学校到和喜仓库中去清理库存商品，一看，满满的一仓库。有人偷偷地说：

“昨晚啊，有辆大卡车从省城拉了一满车货来了的……” 

和喜嗜吃，吃还要吃好的，像梁山好汉一般，吃大鱼大肉。平常在办公室，

谁带来了零食，都不会忘了他，叫一声“和喜”，不到五秒，和喜就来到了跟前，

好像之前和喜就知道似的。当然，面包是和喜的最爱。每每到餐馆吃饭，点菜的

事当然是和喜自告奋勇地去做。菜上来了，全是鱼肉。看着和喜一副贪婪的样子，

大家不由地也饶有兴趣地拿起了筷子。几年下来，和喜的身材更加粗壮了，和他

一米五的身高相配比，有人笑称他的三围为零，整个儿看起来，嘿，快成了个四

方的身体了。 

前天他生日，有人送来生日蛋糕，刚好他不在办公室。我就去教室叫他，一

看，他正趴在一张课桌上，几个学生围着，他憋得满脸通红，教语文他正在给学

生解数学题目呢。一听说有人送蛋糕，他就忙对学生说：“明天再给你们讲吧，

我有事哩。”到了办公室，看见了蛋糕，却没见刀具。他用食指对着那蛋糕上的

奶油只一刮，奶油便滑进了他的口中。我们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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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那一年刚开学，高二（3）班的班主任吴老师就请了两个月的事假，让林老

师来临时代班。 

林老师很高兴，做教师最高兴的是做班主任了，可以和自己的学生交流，真

正体会到教育的幸福。做了十多年的老师了，他才做过两年的班主任工作。像个

孩子一样，他满是喜悦地走进教室。和往常一样，他和学生们一起商量着怎样管

理好这个新班级。林老师知道，在充分了解学生之后才更有利于对学生的管理。 

一个月下来，还算是得心应手，学生们喜欢他，家长们欢迎他，都说他是个

好老师。他更高兴了，自己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学校的流动红旗在他的高二（3）

班里飘扬。就在得到流动红旗的那天，曾经带过这班的肖老师将他拉到了一边，

小声地说：“林老师，你还是得注意点啊，你班上的文卉同学，他心理上有点小

问题，得担心着，她高一时的班主任周老师硬是管她不住，有好几次，她差点出

了问题了……”林老师听到这话一惊，他这是第一次听说这话。 

第二天，林老师问了问班长。班长说：“是啊，文卉同学心理上应该有点问

题，要不然，她为什么每周都要去见一次心理医生呢？” 

他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要是没有肖老师的提醒，怕是真要出事。 

当天放学的时候，他将文卉同学留了下来。他细细地看了看她，是个白净腼

腆的眼镜女生。他说：“文卉同学，你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吗？”面前的女生低

了下头，小声地回答：“我知道，我的心理上有问题，您肯定是要找我谈这个问

题。” 

“你知道你心理上有问题就好，”他说，“以后，我会时不时地找你说说心理

方面的问题。”然后，林老师为文卉同学讲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文卉有时

点点头，有时又不知在想些什么。 

再次找到文卉同学来谈话时，林老师带来了不少的心理学方面的书。他说：

“你把这几本书看看吧，应该对你是有好处的。”文卉不知所措地点着头。 

林老师很高兴，他想，用不了几次，文卉同学的心理上的问题肯定会消失得

无影无踪。他还看见，文卉同学很认真地看着他带给她的书，还做了不少的笔记。

可是，就在第二天，在他上课时，文卉同学猛然地站起来，用力地将自己的课桌

敲个不停。他知道这是她的心理问题真犯了，忙着将她送回了家。晚上，下了自

习，他还想着文卉同学，不知她现在状态好了些没有。林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了

文卉同学的家，他想他应该去说些安慰的话。文卉的爸妈也感激不已，连声说着

“谢谢林老师”。 

回到自己家中时，已经是深夜了。他就不明白，他这样留心文卉同学，尽可

能地对她进行心理辅导，可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他计划着下一步是不是应该请

个心理专家，和心理专家共同商讨一下这事才好。 

正在他一筹莫展时，请假归来的吴老师上班了，林老师也回到了自己的班级，

去忙自己新的教学任务。 

两个月后，林老师想起了高二（3）班的文卉同学，就想找吴老师问问。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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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化学教师，林老师在化学实验室里找到了他，他手中正摆弄着几种化学试

剂。林老师就问：“您班上的文卉同学近来怎么样啊，还在上学没有？她可是心

理上有问题的，我替您代班那阵子我可真没有办法。”吴老师皱了下眉头，说：

“你说的是文卉同学？” 

他点了点头，说：“是啊，您常找她谈心理问题吧，效果怎么样？”吴老师

倒惊讶了：“文卉？很好啊，她根本没有心理问题的，不信，你去看看，活泼得

很，这次考试，还得了个全班第三的好成绩。我也从来没有找她谈过心理方面的

问题。” 

林老师就更迷惑了：“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吧。不少同学说过，肖老师也

说过，她明明是有心理问题的一个学生啊。” 

吴老师笑了笑，他拿过一个贴有“酒精”标签的玻璃瓶，问他：“你说这是

一瓶什么东西？” 

“酒精啊，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林老师回答。 

“可是，这分明是一瓶纯净水。也不知道是谁粗心大意给它贴上了酒精的标

签……”吴老师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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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善龙	

 

好久没见到唐善龙了。 

他是我第一次带高三年级时的学生。那时刚一分班，就有老师大声地叫：“不

知哪个班收留了唐善龙哩。”我应了声：“是我的班。” 

“那你倒霉了。”几个老师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这个学生，说起来成绩不错，其实他抽烟，喝酒，打架，逃课，真是无所

不为……” 

我不去理会这些话。学生也还只是学生，我心里想。我又看了看唐善龙的进

班名次，第 52 名。 

第二天上午学生进班，果然，唐善龙没来。我去查了查他的家庭联系方式，

居然没有电话，只在地址栏留了“民主街”三个字，心想这下家访也不成了。开

学一周过去了，就在我们都以为唐善龙已经辍学了的时候，教室门外来了两个人，

唐善龙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拿着半截竹棒，向着我说：“老师，这下我把他请

到了学校，竹棒都打断了……”同学们哄堂大笑，唐善龙一言不发，走上了最后

的一张座位。 

第二天，我找唐善龙谈心，我动用了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若口婆心说了一箩

筐话，可唐善龙像截木桩，总是一言不发。我有点恼火，说：“你是不是男子汉，

啊？” 

“是！”唐善龙大声叫道。随后，又小声说：“请给我支烟。”我一惊，还是

从衣袋里抽出一支烟给了他。他很自然地拿出了打火机点燃。我发现他的眼睛里

布满血丝。 

“昨晚没有睡觉？”我问。 

“嗯。” 

“做什么？” 

“看小说，看了一整晚。” 

“什么小说？”我又问。 

“《老人与海》。你看过没有？我这是第五遍了。”他吐着烟圈说。 

“知道吗？”他又说，“一个人是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的，只有自己被自己打

倒。每次看《老人与海》，我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他啪地扔了烟头，用脚狠狠

地踩了踩。 

“我不会再让您操心的。”唐善龙说。然后，一步一步稳稳地回到了座位。

我听见，他说了一个“您”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支烟，现在也不明白。不过，从那以后，唐善龙

再没有抽烟，再没有逃课。打过一次架，是校外的小混混在班上找女生，被他拳

脚交加地赶出了校门。 

“没想到个子不高的你有这样的身手哩。”望着他受伤的胳膊，我说。 

“个子不高，浓缩了精华，浑身是胆哩。”他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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